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全球語境與台灣地方書寫(Ⅱ) 

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5-2411-H-004-053- 

執 行 期 間 ： 95年 08 月 01 日至 96年 07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 畫主持人：范銘如 

  

計畫參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劉乃慈 

 

  

  

  

  

處 理 方 式 ：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6年 10 月 31 日 
 



1

化外之境：東部與離島的地方書寫

范銘如

九○年代以迄鄉土意識高漲，學習方語、了解地方文化、推廣鄉土教學變成

官方政策和民間活動的重點方針。台灣這塊土地成為所有住民最大公約數，台灣

人的範疇由以往的種族、文化或移民早晚開始朝向「屬地」定義。認同土地變成

是衡量身分屬性的指標。二○○四年總統大選的競選戲碼中，連戰宋楚瑜主演的

「親吻土地」、陳水扁呂秀蓮聯袂的「手護台灣」，都是轟動一時、叫好叫座的鄉

土大戲。地方文化局對地方文學史料的整理出版與提倡不遺餘力， 國家台灣文

學館也在二○○三年委託印刻文學雜誌刊載一系列的作家原鄉報導，介紹重要台

灣作家作品中台灣的都市鄉鎮所扮演的角色，也許是滋養作家成長創作的搖籃，

也許是小說故事發生描繪的所在地，以彰顯出文學史上台灣地標的重要性。 二

○○六年文訊雜誌社也以「台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為主題，舉辦兩岸

三地青年文學論文研討會1。

在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裏當然不乏台灣鄉鎮市集的蹤跡，黃春明的宜蘭、

王禎和的花蓮、李昂施叔青的鹿港、王拓的基隆、蕭麗紅的嘉義都是耳熟能詳的

文學地景。這些地方風景風俗的描寫多半是為了作家寫實主義需求上的考慮，而

非刻意突出地方的能見度，他們筆下的鄉村樣貌較為模糊、或是被當做全台灣村

鎮的縮影，是隸屬於整體性的鄉土之下。近期的鄉土書寫卻是有意識地形塑區域

特性、提高地方的位階，即使還不是與整體抗衡、至少也與其他區域相題較勁。

許多小說以整本書籍的篇幅繪製特定縣市的區域景觀、風俗民情和文化沿革，加

1參見二○○三年九月. ~二○○五年八月《印刻文學生活誌》，受訪作家包括舞鶴、陳若曦、季季、

李喬、宋澤萊、鄭清文、履疆、七等生、鍾鐵民、葉石濤、鍾肇政、黃春明、趙天儀、岩上、錦

連、利玉芳、白萩、陳千武、吳晟、李魁賢、葉笛、杜潘芳格、林亨泰、巫永福等；文訊雜誌社

編，《台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台北：文訊雜誌社，二○○六）。



2

重地誌描寫的部分尤其是之前小說少見的表現模式。如上一節所述，各縣市文化

局的大力提倡補助直接或間接地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應。一般來說，參賽者常會以

成年敘述者的視角，回憶童年時的鄉居生活，或是藉由返鄉探望祖父母等家族長

輩溯源家族興衰、遷移跋涉的軌跡，梳理身分認同的脈絡。文本實際操演與官方

意圖之間不無落差，寫手雖以某些當地的名產名勝或重大事件入題，主題意識則

未必與地方性的建構契合。儘管地方書寫的結果未必符合建構地方性的目標，地

域色彩或景觀篇幅的大幅增加則是普遍的現象。

近年來以一整本小說集繪製特定區域景致的代表小說，至少必須談論陳淑瑤

書寫故鄉澎湖的《海事》、《地老》，廖鴻基、吳豐秋書寫花蓮的《山海小城》和

《後山日先照》。吳鈞堯的《如果我在那裡》《崢嶸──金門歷史故事集：一九一

一~一九四九年》以及由顏炳洳、陳欽進和劉洪順分撰的《風骨──金門歷史故

事集：明、清及民國初年》。

廖鴻基的《山海小城》(2000)跟《地老》的基調雷同，只不過將場景從澎湖

搬到花蓮。擅長以海洋為題材的散文作家廖鴻基首度將書寫座標移到陸地，用七

個短篇小說呈現這個山海小城裏環境、政治、商業、居民（感情）生活等面向的

總體景觀2。我認為〈傷口〉、〈秋冬〉兩篇具有連貫性的姐妹篇，是全書最核心

的篇章，承續廖鴻基向來最關注的環保生態議題。〈傷口〉〈秋冬〉前一篇從議員

助理的倒敘，敘述花蓮茵谷溪被政客開出「整治河川」的選舉支票下強制興建堤

防，從此切斷花蓮居民生活上與溪流的連結。後一篇則全面地記錄茵谷溪河床如

何從候鳥過冬棲息的生態區，逐年在人工整建中變形：先是多了兩座水泥堤防、

再來是上下游各增建一座螞蟻橋、涼亭、彩繪、連年建築機具與工人雜嚷、塵灰

不停地建設成為「親水公園」，最後引來父母帶小孩施放沖天炮，觀賞野鳥驚恐

厲飛的壯觀景致。短短六年時間就永久地驚嚇走這些冬天的訪客。廖鴻基呼籲生

態自然休養生息的重要性，小說最末一篇〈古井〉更借由一封父親對兒子的遺書，

2廖鴻基，《山海小城》(台北：望春風文化，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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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井蛙的童話隱喻沉默的、陰暗的、落後的花蓮（人）自有它存在的步調和價值。

一樣致力於花蓮地誌書寫，但是企圖更加龐大的是吳豐秋的長篇小說《後山

日先照》(1995)3。這部小說透過一個陳姓家族及親友群的遭遇，側寫日治終戰前

後、 二二八事件以迄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花蓮當地族群歷史與文化的交合。

每一個改朝換代的轉型期，陳家總會在因緣際會下救助或收容了外地人，包括日

本和美國軍人，再加上陳老太太原本就結拜的泰雅族義弟一家以及後來認為乾女

的一對外省姊妹，陳家可說是種族的大融爐。陳家院落外的小路上有一座草棚叫

「奉茶亭」，棚內日日供奉路人免費的茶水，歡迎講任何語言、穿任何服裝的人

到此歇息。陳老先生和老太太是小說裏花蓮精神的象徵，兩人各有一個「日出貝

殼」與「日出人」的生活哲學。 「日出貝殼」指的是被日出第一道光線照射到、

再經過海水滋潤變化的斑燦貝殼，積善有福之人才能撿拾到它；「日出人」則是

擁有日出東山、天然地理優勢的花蓮人的代名詞。「每天日頭把精氣光華先給了

我們後山人，然後才懶懶的翻過山頭去照顧山前的人。」(130) 座享天地正氣，

花蓮人亦理當效法太陽行健、日出而做的精神，奮發勤勉當個領先、有恆的人。

以美學形式或意識上的獨特性來說，《後山日先照》並算不特別。許多企圖

描寫戰後台灣歷史的長篇小說都傾向從單一或幾個家族的悲歡離合為中心幅射

出時局政治的動盪，即使控訴日本殖民者或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暴力也無一例外地

強調人性光明面與（非統治）階層之間族群融合的感情。但是吳豐秋賦予花蓮的

地方精神，使得《後山日先照》超越一般所謂的反應時代或普世價值的小說，而

具有另一重區域特殊性。作者在文本敘述間，不僅有意地描繪花蓮的地理環境、

山海市集，甚至交代了不同人種何時、為何「入山」，勾勒花蓮的開發史。他更

翻轉一般認為花東是偏遠落後地區的印象，將所謂的「後山」稱謂轉化成為天然

環境的優勢以及因之培養出的當地人文精神，進而讓書寫花蓮的系譜產生另一種

正面積極的樣貌。地方意識的抬頭無疑是當代鄉土書寫的重要特質。

澎湖雖然是外島，從鄉土文學以來就有呂則之推出《海煙》《荒地》《憨神的秋天》

3吳豐秋，《後山日先照》(台北：躍昇文化，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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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稱「菊島三部曲」，以及王湘琦的《無卵頭家》，4。陳淑瑤出版第一本小說集

《海事》時，幾篇書寫澎湖的短篇特別出色，第二本小說《地老》更加聚焦於澎

湖人文生態的景觀及警訊5。一成不變的陽光、海洋、公路以及有限的（越來越

老化的）家戶，〈守夜〉裏的員警循著固定的路線與景色無聊地巡邏，最牽掛的

只是捕蚊燈夠不夠力或是路上能拾獲多少隻青蛙，最後自己反而困在水井待援，

百無聊賴的情節裏透露著澎湖人相對於台灣本島的地方身分的焦慮。 離島上婚

姻、就業市場侷限，人口老化等嚴重問題，當地年輕人大量外移流失，移入的青

年人口－－阿兵哥（〈像威尼斯湖的海〉）或特種行業女子（〈玉荷包〉）－－都只

是季節性過客。少數台灣媳婦嫁到澎湖但終身以台灣人自傲（沙舟〉），大多數娶

不到老婆的澎湖男子都得靠仲介外籍新娘才能成家（〈吹灰〉）。老弱貧病的居民，

形同被遺棄等死，如〈續集〉裡的老寡婦阿雀，賴著鄰居時斷時續的照應苟延維

生。《地老》勾勒出的澎湖線條簡樸粗礪中點綴些許溫柔，昏沉困頓的鄉里生活

細看下鋒稜處處；居民間不乏猜忌競爭的心事情境，生活起居中卻能捐棄嫌隙，

在資源貧乏的邊陲地區裏濡沫互助關懷。

在客家文學與原住民文學的敘述下，鄉土的樣貌不再局限在平地與農村，丘

陵、高山、森林與海洋大量出現在小說場景裏。生態文學從八○年代發軔、九○

年代中期以後受到全球生態環境保護運動的帶動更加蓬勃6。在這些生態作品

裏，鄉土不單只是台灣民族主義下的母土，亦是全球性環保運動中的一環。鄉土

文學與國族打造運動不必然劃上等號，反而與地球村想像的關係緊密。

夏曼．藍波安以蘭嶼為背景《冷海情深》也開始展現了從抗議、認同焦慮，

4 呂則之《海煙》（台北:自立晚報，1983）《荒地》（台北:自立晚報，1984）《憨神的秋天》（台北:
草根，1983）；王湘琦，《無卵頭家》，（台北: 聯合文學，1988）。此外尚有李秀，《井月澎湖》（台
中:晨星，1996）。
5陳淑瑤，《海事》(台北：聯合文學，1999)；《地老》(台北：聯合文學，2004)。
6 台灣的生態書寫一般認為發軔於八○年代，以報導文學和自然書寫的散文為創作大宗。參見吳
明益，《台灣自然寫作選》（台北：二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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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到重新肯定自我價值的書寫轉變7。小說集中的「我」熱愛海洋、 熱中捕魚、

堅持達悟族的傳統信念與生活方式，卻遭受到家人的不諒解、催促他到台灣求

學、謀求或是安穩地在蘭嶼擔任教職。回歸族群文化反而讓他被視為是個問題人

物。 在每一篇短篇內，主人翁的矛盾痛苦不只來自於漢人/現代文化的強勢殖

民，還有族人對於部落文化衰退的容許漠視，最大的慰藉只有那一大片遼闊深邃

的海洋。 夏曼．藍波安用了絕大的篇幅描寫，也的確說服感動了(異族)讀者，

海洋之美以及原住民的智慧。單槍匹馬的漁人如何憑著獨木舟與簡單標槍捕捉到

魚？汪洋中如何靠風向、水流或星空判斷方位？ 如何在海水潮流的動向、溫度、

深淺、礁岩中划游射獵？如何與魚群浪潮共舞中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秩序？ 該

捕什麼魚、何時該適可而止， 原來都有祖傳令人玩味的學問與哲理。 蘭嶼的周

遭環境的優、美靜謐和自足，以及達悟族對於海洋的迷戀與尊崇，透過作家的敘

述變得親切具體。促使我們反思主流文化對環境破壞的視而不見，並對在生活實

踐中體現古老的海洋文化祭儀的達悟文明產生敬意。

金門文化局策畫《金門文學》叢刊和書寫金門歷史的短篇小說集《風骨──

金門歷史故事集：明、清及民國初年》與《崢嶸──金門歷史故事集：一九一一

~一九四九年》，立意以小說建構金門的曲折史，以及異於台灣本島的主體性與歷

史詮釋權。《風骨──金門歷史故事集：明、清及民國初年》由顏炳洳、陳欽進

和劉洪順三位分別撰述不同朝代的金門人物與傳說，《崢嶸──金門歷史故事

集：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則由吳鈞堯獨立撰寫，小說大量援引縣誌且於每章

回頭刻意條列金門大事紀，刻劃民國建立以迄古寧頭大戰間金門人的身不由己。

此外，金門籍作家陳長慶亦獨立出版七冊的小說集，多數以當地風土文化為故事

背景，描述戰地下居民百姓的心理反應和生活記憶。

7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3）。


